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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3月26日被苏哈
托军人政权封闭。前
后开办21年，首任校
长 是 朱 志 辉 ， 续 任 者
是 ： 黄 仓 平 代 校 长 、
古 鹤 龄 副 校 长 ； 陈 燕
贻 校 长 、 李 公 我 代 校
长 、 副 校 长 是 ： 李 发
均 、 萧 承 蔚 、 王 家 声  
。 棉 华 中 小 学 、 崇 文
中 小 学 ， 以 及 苏 东 中
小 学 、 南 安 学 校 等 都
是 当 时 苏 岛 棉 兰 著 名
的 华 校 学 府 ， 是 苏 北
华文教育的摇篮。)

三 华文补习班与
老师们的艰难生计

到 了 此 一 地 步 ，
昂 首 问 天 ， 天 亦 无
言 ， 只 好 稍 安 勿 躁 ，
但 苦 难 的 日 子 ， 必 须
硬 着 头 皮 渡 过 去 。 怎
么 办 ？ “ 穷 则 变 ， 变
则通”。

钟 老 师 和 陈 老
师 、 林 老 师 、 潘 老
师 一 起 ， 四 个 年 轻 教
师 ， 龟 缩 在 日 里 河 畔
一 间 狭 轧 的 寡 妇 出 租
房 里 。 为 解 决 生 计 ，
也 为 传 承 华 夏 文 明 的
使 命 ， 老 师 们 四 处 联
系 失 学 同 学 开 展 家 庭
补 习 ， 也 得 到 家 长 们
的 广 泛 支 持 ， 不 屈 不
饶 地 暗 中 开 展 起 中 文
补 习 工 作 。 当 时 几 乎
每 个 班 级 ， 都 有 家 庭
补 习 小 组 ， 坚 持 了 一
段 长 时 间 。 老 师 们 的
补 习 生 活 虽 辛 苦 ， 但
大 家 并 不 言 苦 。 穷 当
益 坚 ， 年 青 人 朝 气 蓬
勃， 欢笑声与歌声每
天 都 洋 溢 响 彻 在 他 们
的寄宿间。

后来， 局势更
加 动 荡 了 ， 印 尼 施 行
了 全 面 的 排 华 举 措 ，

严 禁 取 缔 华 族 风 俗 习
惯 ， 禁 止 华 文 华 语 ，
强 制 推 行 同 化 政 策 。
这 时 候 ， 暗 探 周 街 遍
巷 监 视 华 人 的 活 动 ，
许 多 补 习 老 师 与 学 生
都 被 跟 踪 暗 查 ， 后 来
好 多 师 生 都 被 追 鸡 撵
狗 般 地 逮 捕 扣 押 了 ，
投 入 牢 房 ， 敲 诈 勒
索 ， 极 尽 威 逼 。 家 长
们 四 处 找 关 系 笼 络 ，
好 不 容 易 花 钱 消 灾 ，
都 前 后 被 营 救 出 来 。
市 面 上 军 警 封 查 华 文
书 籍 ， 风 声 鹤 唳 ， 寒
风 刺 骨 ， 人 们 寝 不 安
席 ， 担 惊 受 怕 ， 许 多
华 人 都 把 家 里 的 华 文
书 报 焚 烧 了 。 在 机 场
与 港 口 海 关 里 ， 当 局
把 华 文 书 籍 等 同 于 毒
品 ， 列 入 禁 止 入 境 的
违 禁 品 ， 严 加 取 缔 管
制 没 收 。 在 全 国 范 围
内 ， 苏 哈 托 军 人 政 权
实 施 了 全 面 封 杀 华 族
传 统 文 化 的 同 化 政
策 ， 强 制 改 换 华 人 姓
名 为 印 尼 文 名 ， 企 图
在 五 十 年 内 彻 底 清
除 “ 华 人 性 ” 的 形 体
同 化 ， 千 刀 万 剐 ， 妄
图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土 地
上 ， 完 全 根 除 杜 绝 印
尼 华 人 习 俗 的 文 化 存
在。 

从 此 ， 华 文 补
习 工 作 更 加 隐 蔽 了 ，
大 部 分 被 逼 暂 停 下
来 ， 但 仍 然 有 一 部 分
的 补 习 小 组 坚 持 了 数
十 年 ， 从 未 间 断 过 。
钟 老 师 停 止 补 习 工 作
后 ， 断 绝 了 生 活 来
源 ， 怎 办 ？ 他 向 陈 思
龙老师建议：

“ 我 有 一 个 同 班
黄 清 发 同 学 ， 在 中 央

大 巴 刹 里 协 助 父 母 经
营 鸡 蛋 买 卖 。 我 们 何
不找他商量？”

身 体 力 行 ， 他
们 很 快 找 到 了 黄 同
学 ， 说 明 来 意 ， 二 话
没 说 ， 黄 同 学 满 口 答
应 ， 说 可 以 在 他 的 摊
位 里 每 天 清 早 领 取 一
百 粒 鸭 蛋 ， 售 完 才 还
钱 ， 买 不 完 的 还 可 以
腿 回 来 。 就 这 样 ， 钟
老 师 与 陈 老 师 每 天 一
早 ， 就 蹬 踏 着 脚 车 ，
到 中 央 大 巴 刹 里 去 ，
用 竹 篮 子 载 满 鸭 蛋 ，
也 不 用 捆 绑 ， 反 单 手
抓 住 竹 蓝 搁 在 车 座 后
面 ， 带 到 汉 口 街 菜 市
场 里 售 卖 。 就 这 样 每
天 穿 梭 在 棉 兰 闹 市 街
道 上 ， 在 汽 车 缝 隙 间
穿 行 ， 习 以 为 常 。 许
老 师 也 在 同 班 同 学 的
成 衣 作 坊 里 ， 学 习 设
计 女 装 成 衣 ， 接 领 针
线家计维持生计。

后 来 ， 另 一 位
家 住 郊 外 的 王 通 海
老 师 ， 也 和 他 们 挤 在
一 起 ， 王 老 师 每 早 从
四 、 五 公 里 外 的 巴 烟
郊 区 ， 用 脚 车 载 着 一
桶 正 装 椰 子 油 来 早 市
售 卖 。 王 老 师 看 到 钟
老 师 他 们 收 入 微 薄 ，
难 于 维 持 ， 就 建 议 他
们 每 天 收 摊 后 随 他 一
起 到 郊 外 去 ， 收 集
木 瓜 等 土 产 品 隔 天 销
售 。 生 活 胼 手 胝 足 ，
每 天 往 还 十 多 公 里
路 ， 生 计 就 这 样 开 始
了。 由于他们都是外
地 来 的 单 身 汉 教 师 ，
要 解 决 每 天 的 吃 饭 就
成 了 大 问 题 ， 路 边 的
食 摊 小 贩 成 了 他 们 经
常 用 膳 的 好 去 处 。 家

住 棉 兰 的 同 学 与 老 师
们 ， 深 知 钟 老 师 他 们
生 活 清 苦 ， 爱 之 深 ，
惜 之 切 ， 每 每 到 用 膳
时 间 ， 大 家 都 会 热 情
地 强 留 他 们 吃 饭 。 那
时 间 ， 东 家 吃 一 餐 ，
西 家 用 一 顿 的 “ 免
费 餐 厅 ” 已 是 家 常 便
饭 了 。 钟 老 师 每 每 回
味 这 段 落 难 的 往 事 ，
对 那 几 位 热 情 供 膳 的
好 朋 友 ： 廖 丽 容 、 司
徒 光 铭 、 罗 良 有 、 周
金 旺 、 邓 中 连 、 萧 庆
龄 、陈银秀、曾富强
等 等 ； 以 及 后 来 鸭 蛋
生 计 收 盘 时 ， 还 积 欠
了 一 笔 鸭 蛋 款 ， 黄 清
发 同 学 竟 然 慷 慨 地 执
意 不 收 他 们 的 欠 款 。
回 想 这 些 故 道 心 肠 的
好 朋 友 ， 一 股 难 能 可
贵 的 人 间 温 情 ， 总 会
流 淌 在 钟 老 师 的 心 坎
里，难于忘怀。

有 趣 得 是 ， 有
一 回 钟 老 师 照 例 从
大 巴 刹 载 着 一 大 蓝 鸭
蛋 ， 横 过 一 条 拐 弯 马
路 时 ， 突 然 路 旁 闪 出
一 个 四 、 五 岁 的 小
童 ， 钟 老 师 急 忙 刹
车 ， 不 想 冲 力 过 大 ，
轰 然 一 声 响 ， 车 倒 人
翻 ， 摔 倒 在 繁 忙 的 马
路 中 央 ， 小 童 没 事 ，
奇 妙 的 是 ， 钟 老 师 摔
倒 后 ， 手 里 还 紧 紧 地
高 高 托 起 那 一 大 蓝 鸭
蛋 ， 翻 身 起 来 身 体 没
撞 伤 ， 急 忙 查 看 那 一
蓝 鸭 蛋 ， 竟 然 大 部 分
完 好 ， 只 破 了 五 粒 ，
身 旁 的 汽 车 鸣 响 着 汽
笛 ， 一 辆 接 一 辆 急 驶
而 过 。 回 到 早 市 巴
刹 ， 把 这 惊 险 的 一 幕
讲 给 陈 老 师 听 ， 那 小

子 竟 然 笑 嘻 嘻 地 数 落
了 他 一 顿 ： “ 不 成 为
车下鬼算你命大！”

中 午 收 摊 了 ， 那
五 粒 破 鸭 蛋 还 没 人 问
津 。 陈 老 师 向 钟 老 师
使 了 使 眼 色 ， 竟 大 大
方 方 地 说 道 ： “ 把 它
消灭了吧！”

他 们 走 近 路 边
棵 条 食 摊 ， 把 破 鸭 蛋
递 过 去 ： “ 炒 棵 条 两
盘”

“五粒 一起
炒 ？ ” 摊 主 睁 大 眼 睛
问 。 “ 对 ！ 五 粒 炒 两
盘 ” 陈 老 师 爽 快 地 答
道。

吃 着 那 热 气 腾
腾 、 香 喷 喷 的 两 盘 棵
条 ， 陈 老 师 还 油 头 滑
嘴 地 自 嘲 一 通 ： “ 我
们 这 些 穷 教 员 ， 还 真
会享受呢！”

大 家 都 吃 着 不 咸
不 淡 的 苦 果 ， 你 知 我
知！

另 外 一 些 有 家 眷
的 前 辈 教 员 ， 他 们 的
遭 遇 没 有 比 年 轻 教 师
好 过 。 钟 老 师 经 常 清
晨 遇 到 陈 伟 芳 老 师 ，
他 那 时 已 年 过 半 百 ，
矮 小 的 身 材 破 帽 遮
颜，穿着一条破短


